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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论纲

∗

苏新宁

摘　 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建立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系统

梳理了我国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发展变化规律和趋势,指出:学科体系从面

向科技情报逐渐转为面向社会科学、农业、医学、军事、安全等领域;学术体系从关注科技文献、文献交流规律的研

究逐步拓展到关注信息资源、数据资源、知识资源的采集、组织、处理、检索、服务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话语

体系从科技发展、文献工作扩大到资源建设以及各领域的信息化建设,继而逐渐拓展到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话语

体系。 在此基础上,提出大情报观下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分析守正与拓展视角下的情报学学术体系,强调情报学

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话语领域和核心话语权。 研究认为,中国特色情报学一定要能够发情报思想之声、在国家战略

中展现情报之魂、落实情报决策支持之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负时代,在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

用。 参考文献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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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ce

 

studies
 

has
 

acquired
 

a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establish
 

the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such
 

a
 

good
 

situation.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under
 

the
 

view
 

of
 

big
 

intelligence
 

is
 

put
 

forward as
 

well
 

as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cademic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ity
 

and
 

expansion
 

are
 

emphasized.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ore
 

discourse
 

field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dialectically
 

expounds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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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at
 

las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cademic
 

system
 

should
 

start
 

from
 

a
 

holistic
 

view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refore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then
 

the
 

goal
 

of
 

serv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is
 

set
 

up and
 

build
 

a
 

large
 

intelligence
 

discipline
 

framework
 

to
 

meet
 

the
 

intelligence
 

needs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all
 

fields.
 

Hence performing
 

duties 
integrating

 

and
 

promoting
 

of
 

all
 

branche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re
 

needs
 

of
 

this
 

framework.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brought
 

many
 

new
 

growth
 

points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the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has
 

been
 

expanded.
 

However the
 

expansion
 

has
 

inevitably
 

led
 

to
 

the
 

diffusion
 

of
 

discipline
 

research.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 expansion 
 

should
 

be
 

consolidated
 

in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it
 

will
 

actively
 

spread
 

the
 

knowledge
 

system
 

and
 

theoretical
 

methods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fore influence
 

other
 

disciplines
 

and
 

expand
 

the
 

application
 

fiel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long
 

the
 

core
 

of
 

􀆵intelligence  
 

and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knowledge
 

of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integrity 
 

process
 

at
 

the
 

same
 

tim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problems
 

are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thinking
 

and
 

knowledg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Intelligence
 

knowledge
 

lays
 

the
 

foundation
 

of
 

discourse intelligence
 

theory
 

sets
 

the
 

core
 

of
 

discourse and
 

intelligence
 

thinking
 

shows
 

discourse
 

skills so
 

as
 

to
 

reflect
 

the
 

discourse
 

confidence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and
 

reflect
 

the
 

discourse
 

innov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disciplines then
 

show
 

the
 

core
 

discourse
 

power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several
 

aspects
 

of
 

discourse
 

power intelligence
 

discourse
 

of
 

literature
 

rules
 

and
 

scientific
 

evaluation academic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schematiz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front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military
 

national
 

defense
 

security
 

diplomacy
 

and
 

so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a
 

discipline
 

is
 

based
 

on
 

a
 

sound
 

discipline
 

system
 

and
 

a
 

solid
 

academic
 

system.
 

A
 

discipline
 

discourse
 

system
 

with
 

foundation thought self-confidence appeal influence
 

and
 

dominant
 

power
 

needs
 

the
 

strong
 

support
 

of
 

theory thought
 

and
 

knowledge
 

of
 

discipline.
 

Consequent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intelligence
 

studies
 

should
 

improve
 

the
 

discipline
 

theory
 

at
 

first and
 

then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with
 

a
 

broad
 

vis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voice
 

of
 

intelligence
 

thought the
 

soul
 

of
 

intelligence
 

in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strength
 

of
 

intelligence
 

decision
 

support then
 

never
 

forget
 

why
 

you
 

started bear
 

upon
 

the
 

task live
 

up
 

to
 

the
 

times and
 

finally
 

play
 

a
 

greater
 

role
 

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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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要“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

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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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

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

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1] 。 情报学是一门社会科

学与自然科学全面交叉、信息技术深入应用的学

科,如何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新

时代情报学领域应该关注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情报学领域一直存在这样

一种认知:情报学学科在国家、政府层面的决策

中影响力不大,话语权较弱,没有学科应有的话

语地位。 究其原因,主要是情报学始终没有重

视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没有很好地去思考本

学科的核心话语如何体现,对体现本学科专业

知识、理论知识的话域的界定比较模糊。 这些

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本学科的研究领域随着国

家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在不断转型和深化,而学

科的核心话语范围也随其不断变化。 新的时

代、新的使命、新的任务,需要我们重新定位并

审慎规划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以促进情报学更加快速的发展。
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通常确定了该学科的

研究范围和应用领域,科学的学科架构可为学

科规划、学科发展、学科定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学术体系是在学科体系的框架下所进行的理

论、方法的研究探索,重点在于解释本学科的研

究对象和发展规律,并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和专

门知识。 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学科理论体系、学
术思想、专业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学科知识体

系展现了学科的核心话语,核心话语应集中于

学科体系的框架之内。 由此可见,学科的话语

体系和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紧密相关,学科话语

体系的形成源于该学科体系化的、扎实深厚的

专业知识和学术体系,而学科体系则是对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范围的确定。 所以,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不可分开。
新的时代、新的需求赋予了情报学新的使

命,原有的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需要顺应时代发展进行拓展和深化。 环境的

变化、技术的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以及情

报需求的改变,促进了情报学研究与情报工作

向纵深与广度发展。 情报学学科需要拓展,情
报学理论和知识体系需要演进,情报学话语需

要更加体现学科内涵。 情报学应当成为国家安

全与发展中的“耳目、尖兵、参谋”,担当起国家

安全与发展卫士的使命。

1　 中国特色情报学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情报学的起源与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紧

密相关,并随着情报工作的不断深化、科学技术

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环境的

逐步改变而不断发展。 从 1958 年成立的“中国

科技情报大学”算起,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发展

历程。 情报学学科虽然诞生时间不长,但在学

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以及外部环境的促进下,得
到了迅速发展。

1. 1　 中国特色情报学起源概述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水平低下,同时

面对西方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封锁,科研人员获

取科技资料十分困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之下,我国的科技

情报工作正式开展起来。 1956 年,周恩来总理

建议,在编制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把加强科

学研究工作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家发展规

划[2] ,并在《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

划》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科技情报工作[3] 。
同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科学情报研究所,
1958 年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自

1956 年起,国家各行业(航空、医学、铁道、建筑、
国防、化工、电子、煤炭等)科技情报研究所陆续

成立,各省市科技情报研究所也相继成立。 因

此,1956 年可视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正式兴

起之年。
在情报工作开展之初,业界深感人才的匮

乏。 1958 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技情报大

学”,专门设立“科技情报系”,1959 年开始招收

第一届科技情报专业本科生,同年中国科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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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大学并入中国科技大学。 这之后一直到 1978
年,由于国家处于调整时期,科技情报专业中断

招生并遭停办[4] 。 虽然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和当

时的科技情报专业只是昙花一现,但仍可视为

新中国情报学发展和情报学教育的开端。
1978 年,武汉大学率先建立科技情报专业,

开始招收情报学专业本科生[5] 。 考虑到当时我

国的特殊国情,国外的情报学教育模式不能完

全照搬,因此当时创办科技情报专业的唯一依

据是我国已经建立的科技情报体系,即依照当

时科技情报工作的工作流程、核心任务及组织

体系来建立我国的科技情报专业。 当时建立的

情报学学科体系主要是两个面向,一是面向科

技发展,二是面向文献交流。 因此,当时情报学

主要关注科技文献中情报交流规律的研究。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现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于

1978 年开始招收科技情报学硕士研究生。 1990
年 11 月,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现信息管理

学院)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我国第一

个情报学博士点,标志着我国情报学教育形成

了由“学士—硕士—博士”三层次学位构成的完

整体系。 博士后培养方面,2002 年中国科学技

术信息研究所设立国内首家情报学科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2003 年武汉大学设立国内首家情报

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除科技情报专业外,其他学科领域也逐步

开展情报学的人才培养与相关研究。 1979 年,
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现归属北京联合大学)招

收首届社会科学情报专业本科生;1985 年,白求

恩医科大学招收第一届医学图书情报学本科

生[6] ;南京农业大学于 1985 年成立图书情报专

业,并于 1986 年招收首届面向农业领域的图书

情报本科生;1990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研究

所获得科技情报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首个主

要面向农业情报方向招生的硕士点;1986 年,解

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现并入国防科技大学)率先

招收军事情报方向本科生,1990 年设立我国首

个军事情报学硕士点,1998 年设立国内第一个

军事情报学博士点;2005 年教育部将公安情报

学纳入本科专业目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成立

公安情报学系,开始招收公安情报学专业全日

制本科生[7] ;2009 年,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信息中心设立生物情报学专业硕士点;2018 年,
首个面向农业情报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落户南京农业大学。
情报领域的相关学会(协会) 在 1978 年后

陆续成立。 1978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成

立,随后各省市相继建立科学技术情报学会;
1980 年,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教
育部、卫生部、解放军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联合多家社团组织成立中国医药信息

(情报)学会;1986 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

立;1988 年国防科学技术情报学会①成立;1995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竞争情报分会成立。
同时,其他各行业学会下几乎均设有与信息技

术相关的专业委员会。
综上,我国情报学起源于科技情报工作,情

报学的理论、方法及技术主要围绕科技情报(文

献)工作流程进行深入探讨,相关原理主要针对

文献规律而产生。 可以说,我国的科技情报工

作推动了我国情报学的诞生,情报学学科的发

展为我国情报工作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学术细

胞,促进了情报工作向纵深发展。

1. 2　 中国特色情报学发展概述

如前所述,我国情报学主要依赖科技情报

工作体系和情报工作任务而创建。 我国早期的

科技情报工作与科技文献密切相关,这使得情

报学创建之初的许多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与图

书馆学并无明显的区分,而且许多情报所派生

或依附于图书馆。 在当时的图书情报学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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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3 年在民政部社团司登记时名为中国国防科学技术情报学会,1998 年改名为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信息

学会。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总第四十七卷　 第二五四期　 Vol. 47. No. 254

学者呼吁“图书情报一体化” [8] ,虽然这种讨论

主要是针对图书情报机构和工作一体化的,但
不可避免地也会涉及情报学学科建设。 随着信

息爆炸式增长和网络的普及,有关图书情报一

体化的讨论开始逐渐减弱。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情报机构尤为注重情

报的检索服务,即从手工检索到单机检索再到

联机检索,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也围绕情报检索,
不断探索检索理论、技术和算法,对联机检索的

方法和相关数据库进行解析。 同时,学术界出

现了对汉字信息检索与标引技术的理论、方法

研究热潮,这一热潮源于我国汉字信息处理工

程(748 工程)的启动,748 工程中的一个分支就

是汉字情报检索。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

初,有关情报检索算法和汉语信息自动处理的

研究为情报学带来了很大活力,促进了情报学

研究与计算机的紧密结合。
自 90 年代开始,情报机构开始注重数据库

建设。 1991 年,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重庆

分所成功研制“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其
后众多用于文献和情报服务的数据库陆续由情

报和文献服务机构开发,如中国科学技术情报

研究所、化工部情报研究所分别开发了联机情

报检索系统,以便向公众提供服务。 与此同时,
情报机构的科技查新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
家层面和一些部委相继建立数以百计的科技查

新工作站。 总之,情报工作与计算机技术的密

切关联,促进了情报学教育与研究在计算机情

报管理与利用方面的不断深入。
20 世纪 90 年代初信息化浪潮袭来,情报学

学科为顺应这种变化,开始向信息管理领域拓

宽。 1992 年, “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 改名为

“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随后大量情报所更名

为信息所,图书情报系(学院)更名为信息管理

系(学院),许多情报学专业课程名称中的“情

报”改成了“信息”,情报学研究内容完全拓展到

了“信息”。 之后,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更是加

速凸显出情报学的“信息”和“网络”属性,信息

构建理论被引入情报学领域,网络信息资源建

设的技术与方法成为情报学重要的研究内容。
在互联网普及的推动下,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库

开始建设并陆续提供服务,如万方数据、重庆维

普、中国知网等陆续建成并提供学术资源服务。
一些围绕信息的情报学理论被学者们提出,如
马费成从信息链结构角度提出情报离散分布原

理、有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易用性原理、小世

界原理、对数透视原理[9] ,梁战平又补充了四个

理论,即重组原理、隐藏原理、可视化原理、最小

努力原理[10]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情报学带来新的机

遇、增添新的活力,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新技术的

应用给情报学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情报学界

开始意识到情报必须与国家战略、决策支持更

加紧密地联系,应当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5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正式印发,这一

文件成为情报工作向智库转型的风向标,智库

功能被列为情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报学

的研究重点从文献、信息向“情报”转移,情报学

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迎来了又一次高潮。 2011
年首届情报学博士论坛召开,2014 年《情报杂

志》主办“华山情报论坛”,之后发起“情报学学

科建设”焦点话题讨论。 2017 年,南京大学召开

首届“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展论坛” (其后发展

成情报学年会),并发布“情报学与情报工作发

展南京共识”,对情报学与情报工作的发展提出

五个重新定位[11] 。 2019 年第三届“情报学与情

报工作发展论坛”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并正式

升级为中国情报学年会。 以上这些学术论坛 /
会议重点探讨了情报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情报

学研究的主要方向、情报工作的重点任务,特别

是“南京共识”提出的五个重新定位,为情报学

在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中展现“情报”话语指明

了新方向。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情报学研究

领域已从科技情报拓展到医学、农学、社会科

学、公安、军事、安全、国防等多个领域,情报学

硕士点(包括专业学位硕士点)近百个,十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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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拥有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
 

120502) 博士

点,三所高校拥有军事情报学(二级学科代码

110504)博士点[12] 。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情报学

硕士、博士毕业生走向社会,并在各行各业中发

挥重要作用,情报学学科已经走上了快速发展

的道路。

1. 3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的契机

情报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也是一门交叉

型学科,更是一门渗透到各行各业、各个研究领

域的实践型学科。 在新时代、新环境、新技术的

驱动以及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需求下,情报

学迎来大好的发展机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情报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成为趋

势,建立面向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情报科学体

系已成为学界共识。 顺应时代变化的情报学理

论方法亟待创新,充满情报学知识的学科核心

话语期待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中国情报学虽然创建时间不长,但情报思

想却是源远流长。 早在中国古代,饱含中国特

色情报思想的《孙子兵法》 《六韬》 《三十六计》
《间书》等军事著作就已出现,虽然这些思想并

没有在情报学理论中得到明确表述,但其中许

多思想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情报学与情报

工作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因此,吸收这些

思想并结合时代特征、技术发展、国家需求以及

现有情报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学

术体系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情报学科在

诞生之初就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即使后来

经过不断发展和变化,但都与国家需要、科技发

展、社会需求、国家安全等紧密联系。 今天,情
报学与情报工作已渗透到各行各业以及众多研

究领域,大情报学科的思维以及情报学学科的

发展,都为加快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情报学

学科体系创造了条件,在情报引领科技[13] 、情报

服务健康[14] 、情报促进农业[15] 、情报主导警

务[16] 、情报维护安全[17] 、情报助力决策[18] 、强

国必须具有强大情报系统[19] 等思想的指导下,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覆盖科技、文化、经济、医
药、生态、安全、国防、军事等领域的大情报学学

科体系已成为可能。
情报学的学术思想通过其理论、基本原理

及相关应用反映出来,情报学理论与基本原理

主要围绕着情报工作实践、情报的属性、情报的

增值等研究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 例如,有关

文献分布规律的相关理论,有关信息组织的有

序性原理、相关性原理、重组理论等,有关信息

利用的相关性原理、最小努力原理等,有关刻画

情报属性的隐藏原理、小世界原理等,有关情报

定量化的对数透视原理和可视化理论等,这些

理论构成了情报学的基本知识体系,体现了情

报学学术体系基本框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面对海量、多样化、不断变化的数据,如何从

中挖掘并分析情报,对情报学理论、方法和技术

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样,也为丰富情报学学术体

系带来了契机。
随着大情报学科的建立,情报学学科布局

更加完善,情报学知识体系更加成熟,在国家安

全与发展框架及国家战略需求下,情报学话语

体系需要拓展,话语力度期待加强,话语权亟需

重塑。 国家的科技规划、科学评价、科技预测、
科技竞争等期待通过情报学知识体系来阐释,
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传承、全民健康、应急

事件处理等领域也希望情报学有所作为,国家

安全、军情研究、国防科技等领域更需要加强情

报功能。 因此,情报学必须要有所担当,把握时

代机遇,增强话语能力,重塑在国家战略中的话

语地位。

2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关系
解析

一门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 学科体系确定学科

话语的空间,虽然学科可能会跳出这个空间发

声,但话语的作用会大大减弱;学术体系显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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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话语能力和核心话语权,只有厚重、完善的

学科理论体系、知识体系才能保证学科话语的

权威性和认可度;学科的话语体系表现为学科

研究成果的落地和学科理论方法的应用,学科

话语体系必须以学科体系为框架、以学术体系

为核心来阐释本学科对社会发展和相关问题的

见解。

2. 1　 大情报观背景下的情报学学科体系

众所周知,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情报学学科是情报在生产、交流过程中所涉及

的理论、技术和方法等构成的知识体系;从信息

链角度来看,情报学学科是从数据和信息到知

识、情报,再到情报服务的过程中采用的理论、
技术和方法等构成的知识体系;从大情报观及

国家安全与发展的视角来看,情报学学科是一

个涉及众多领域的学科,是具有横断性质的学

科,是具有决策支持能力的学科。
围绕情报学学科建设,许多学者发表过自

己的观点。 马费成等从新文科背景出发,提出

图书情报学建设要关注四个方面:关注社会需

求、重视交叉融合、加强理论创新、坚守人文传

统[20] 。 包昌火等认为,情报学学科体系是以总

体国家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围绕 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
 

化这一研究任务

展开的知识结构体系和理论框架[21] 。 杨建林提

出了融合
 

Information
 

思维与
 

Intelligence
 

思维的

情报学学科体系基本框架,该框架由情报学基

础理论、支撑理论、情报与情报学史、情报方法

技术体系等构成[22] 。 李广建等认为,情报学的

体系架构是将情报学理念、思维、意识、原则运

用于各应用分支学科(科技情报学、军事情报

学、安全情报学、经济情报学、医学情报学、农业

情报学),它们共同构建了情报学学科体系[23] 。
有关情报学的分支学科,也有不少学者对

某分支学科进行过专门论述。 卢胜军等解析了

钱学森的科技情报思想,从情报的实践性、科学

性、完备性、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指导性、集
成性、思维性、针对性等方面,阐述了钱学森的

科技情报理论体系[24] 。 商瀑从总体国家安全观

视角论证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强调

应根据情报特点、情报制度、情报理论建立国家

安全情报学科,使之成为探寻国家安全情报战

略、国家安全情报观,并以情报应急方案为实践

导向,增强国家安全风险治理能力、提供情报支

撑的综合性科学[25] 。 高金虎从国家安全情报工

作实践的视角论述了国家安全情报学的研究对

象,认为该学科体系包括国家安全情报理论、实
践、历史和思想,并强调理论源于实践、历史阐

释缘由与规律、 思想经过积淀形成理论等

内容[26] 。
上述研究成果从各自角度探讨了情报学的

学科建设问题,为我们全面架构情报学学科体

系提供了一定启示。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情报

学学科体系建设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出发,满
足国家安全与发展之需要,树立服务国家战略

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建设满足各行各业、各
个领域对情报需求的大情报学科框架。 这个框

架要求各分支情报学能够各司其职,且相互之

间彼此融合和促进。 因此,大情报观下的情报

学应是一个能够适应国家战略需求的情报学学

科体系,涉及科技、经济、农业、医学、环境、能

源、军事、安全、国防等多个领域。 这些不同领

域的情报学,在理论、方法、技术上相互融合,在
职能上各守其职,在各自领域充分展现情报能

力和发挥情报作用,在科学研究上加强协作,积
极联合各领域学者攻克学术难关,承担国家有

关重大攻关项目,最终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对
国家战略发挥重要作用的情报学学科体系。

2. 2　 守正与拓展的情报学学术体系

学术体系是解释学科研究对象、发展规律,
并形成体系化的理论和专门知识。 一门学科的

学术体系由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基本范

畴、学术命题、逻辑阐释和专门知识构成。 情报

学学术体系是将情报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理论

和方法的研究,并形成情报学体系化的理论和

专门知识,具体包括:阐释情报学基本原理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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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范畴,凝练和探索情报学研究的学术命题和

应用领域,提出情报学思想内涵、时代内涵、知
识体系。 所以,情报学学术成果是以问题为导

向、运用情报学理论与方法、产生以情报为主

体、具有原创性的情报产品。
新的环境、新的需求以及学科交叉促使情

报学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发生变化,也推动着

情报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传统的以文献和信

息为研究对象的情报学原理是建立在小样本和

有限数 据 基 础 之 上 的 ( 如 参 考 文 献 [9] 和

[10]),但在大数据环境下,这些原理需要验证,
需要拓展,更需要创新。 如巴志超等学者提出,
大数据语境下的情报学基础理论需要重构[27] 。
过去,军、民情报学研究各自为政,分别沿着各

自领域发展,但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框架下,大情

报学科的发展需要两者融合。 如卢胜军等认

为,军民融合为情报概念、原理、规律等内核变

化提供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和政策环境,情
报学理论呈现出从分离、分散、分化逐渐向共性

趋同、相互融合、共通内核发展的特征[28] ;杨国

立等认为,从信息链要素及其之间相互转化关

系上可梳理出军民情报的共同基础,并以此为

依托融合两者的基础理论[29] 。
笔者认为,在新时代和大数据环境下,作为

交叉性学科的情报学,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有效

地吸收并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保证情

报学理论研究具有更大的创新空间,知识体系

能够得到更大的拓展。
学科交叉会为情报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增

长点,促使学术研究领域得到不断拓展。 然而,
拓展必然导致学科研究的扩散,为保证情报学

能够沿着“情报”这一核心发展,学术共同体对

新形势下的情报学学科发展已达成共识———守

正与拓展。 情报学研究在“拓展”中要不忘夯实

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同时积极将情报

学知识体系、理论方法传播出去,影响其他学

科,扩展应用领域;同时,在“守正”中,要积极吸

收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知识来壮大情报学学

科,保证新的情报学理论、方法和知识体系能够

紧密围绕“情报”这个“根”。
情报学自在我国诞生以来,其基础理论、知

识体系历经了很大的发展变化。 从早期基于文

献的情报学基础理论,到强调信息的情报学理

论,再到网络环境下专注信息构建、信息传播的

情报学理论,这些理论除了所针对的对象(文

献、信息、网络资源)不同以外,研究成果中都包

含了情报产生过程中所依赖的基础理论,所产

生的知识体系也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成熟。 今

天,我们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数据科学理论、人
工智能技术等均影响着情报学的研究,情报学

理论亟待拓展与创新,需要新知识的注入,当

然,新的情报学学术体系在拓展过程中必须牢

记“守正”。

2. 3　 凸显情报的情报学话语体系

“话语”是指人们说话的语言或写下来的文

字。 学科话语体系主要指用学科的核心知识、
基本理论来阐释问题的话语表达体系。 情报学

话语体系是指用情报理论、情报思维、情报知识

来阐释学术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即用情报知识

奠定话语基础,用情报理论树立话语核心,用情

报思维展现话语技巧,以体现情报学的话语自

信,表现与其他学科不同的话语创新,展示情报

学的核心话语权。 情报学话语权来自于学科知

识体系,更需要学科的自信、责任和担当。
话语体系的作用主要通过话语权来体现,

话语权不仅仅是说话的权力,更是指话语产生

的效果和影响。 话语权的大小主要通过话语的

影响力来体现,如考察话语主体阐述的言论是

否影响他人的观念和行为,是否影响决策部门

对政策的制定等。 情报学话语体系及核心话语

权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1)文献规律和科学评价的情报话语

情报学最早的基础理论主要是基于文献的

理论,如反映文献分散规律的布拉德福定律、反
映文献中词频规律的齐普夫定律、反映论文作

者分布的洛特卡定律,以及反映科技文献增长

和老化规律的相关理论,等等。 近几十年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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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学界根据文献引用关联建立了引文索引,开
创了许多与引用相关的文献引用分析理论。 因

此,借助文献相关理论,情报学在核心期刊、引
文索引、引文分析、期刊评价、学术评价等方面

的话语权应当体现出来。 通过话语让学界真正

了解它们的功能和作用,而不是曲解和片面地

使用它们。 以引文索引为例,它不只是用来评

价期刊,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引文分析来了解

科学源流,展现学科或研究领域的交叉,发现学

术共同体,通过引用分析来进行客观的学术影

响力评价,同时能够帮助科学管理和规划部门

进行科学管理和制定科研规划,等等。
(2)学术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情报话语

情报机构是最早开展信息资源建设的机

构,情报学对信息构建、信息采集、信息组织、信
息处理、信息检索、信息分析、信息服务有一整

套完整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对“信息—知识—
情报”的转换以及信息的再生构建了一套完整

的理念。 因此,情报学科对学术资源架构、组

织、分类、处理、检索以及服务方式具有独特的

话语地位。 例如,围绕学术资源建设如何满足

学术研究、科技查新、科研管理、学术规范的要

求,情报话语在服务理念、科技安全、广泛传播

等方面均具有独特的功能。
(3)科学发展与科技规划的情报话语

我国情报学科最初是面向科技发展和科技

情报人才培养而建立的,长期以来情报学科与

情报工作为我国的科技发展、科技创新、科技振

兴、科技规划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情报话

语在科技发展和科技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借助

于情报理论与方法,利用情报分析手段,不仅可

以展现科学研究的热点和未来发展趋势,而且

可以通过对新技术、新材料的功能分析,预测将

会引发的产业革命。 同时,通过对科学技术发

展的情报分析,可以为国家、地区、行业领域的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供建议。 因此,情报学借

助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科能力,在引领学科发展、
探索科学未来趋势、预测新的产业革命,以及为

国家、地区、行业领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供建

议等方面具有情报话语。
(4)面对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对抗、科技竞争

的情报话语

竞争情报是情报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领

域,它的主要作用在于支持危机预警、提供决策

依据、进行技术跟踪、促进组织学习,主要研究

内容包括:以战略或战术为导向的竞争情报,以
技术或竞争目标为导向的竞争情报,以及研究

对手、研究自己、研究市场、研究行业等[30] 。 面

对国际竞争中的科技对抗、科技竞争,情报话语

尤其重要,同样,针对国际科技竞争中所遇到或

潜在的“卡脖子”技术的情报分析,也需要竞争

情报在其中发挥作用,发出情报话语。
(5)军事国防安全外交的情报话语

情报工作源于军事,在军事形势分析、世界

军事发展潮流、战略和战术分析中,情报都发挥

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军事科技、国防科

技的发展需要情报做参谋和科技发展趋势分

析,国家安全也需要情报来保障。 因此,军事形

势、军事发展潮流等需要军事情报的话语;军事

科技发展、国防科技发展需要科技情报、国防情

报、军事情报提供话语;国家安全需要来自安全

情报的话语。
(6)其他领域话语

大情报学科的体系框架及情报学的话语会

涉及许多领域,虽然这些领域和专业可能不属

于情报学,但从情报学理论、思想、知识的角度

去观察问题、发出话语,可能会起到独特的效

用。 如针对信息经济与经济发展指数的情报话

语,预测和防范金融危机、金融风暴的情报话

语,针对环境、生态、健康、现实社会问题的情报

话语,有关智库建设的情报话语,有关应急响

应、国际关系与外交问题的情报话语,等等,这
些情报话语可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些领域的专业

话语进行补充。

2. 4　 三个体系之间关系的解析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者之间密

切相关,彼此之间是范围、内容、形式的关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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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体系确定了话语范围,学术体系体现了话

语内涵,话语体系展示了话语表达方式。 更确

切地说,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是话语体系的基

础,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源于该学科具有明确

研究对象和框架的学科体系以及具有扎实、深
厚专业知识的学术体系,没有完善的学科体系

和学术体系,没有厚重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知

识体系,学科话语能力就会减弱,话语权就得不

到保证。

3　 结语

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环境,情报学应坚持

“守正”与“拓展”方略:积极“拓展”,把先进的

理念、技术、方法拿进来,并把核心成果应用出

去;同时不忘学科本质、不离学科基点,坚定“守

正”,加强学科能力建设, 守住 “ 情报” 这个

“根”。 确保学科的“守正”与“拓展”能够更好

地展现学科话语魅力、话语权,滋养学科核心竞

争力和话语体系。
一门学科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完善的学科

体系、扎实深厚的学术体系之上的,有底气、有
思想、有自信、有感染力、有影响力、有主导权的

学科话语体系需要学科的理论、思想、知识的强

有力支撑。 情报学话语体系建设首先要紧跟时

代,深入探索,不断完善学科理论,以开拓的视

野构建话语体系,确保中国特色情报学能够发

情报思想之声、在国家战略中展现情报之魂、落
实情报决策支持之力,不忘初心、不辱使命、不
负时代,在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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